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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溪老街，素有
「活動着的清明上河圖

」之稱，建於宋朝，距
今有數百年的歷史了。
早在三十多年前，我第
一次見到它的時候就被

它吸引了。這條老街兩旁的房屋是粉牆黛
瓦，中間一條窄窄的石板路蜿蜒約二、三
里路長。有幾家老字號，如中藥舖 「同德
仁」店、醬園 「程德馨」等，且大多是前
店後坊的格局。眾多商家店舖裡大多賣的
茶葉是 「屯綠」和 「祁紅」，有幾家賣百
貨的，也有賣油條、燒餅、餛飩的小吃店
，還有一家廢品回收店。每個星期天我和
師範學校的同學就會一起來逛屯溪老街，
買幾個小燒餅解解饞。三十多年過去了，
現在，屯溪老街的店舖大多是賣文房四寶
，少數賣各種旅遊商品，除了一些有黃山
地方特色的徽墨硯雕外，不少都是大路貨
。因而逛屯溪老街的興趣便放在了觀看店
名上了，久而久之，也看出了些名堂來。

先說賣茶葉的店舖。現在已經很少有
只打 「屯綠」和 「祁紅」的招牌了。因為
茶葉品種的繁多，商家便在出售的茶葉筒
外邊標注上該茶葉的品名，什麼黃山毛峰

、太平猴魁、松蘿茶有機茶……而店舖的名字，往往就根據
茶葉產地而成為 「××茶基地直銷」；有的茶葉店則以人名
為店名，如 「陸羽茶莊」、 「汪滿田有機茶銷售中心」；也
有吸引遊客眼球的 「茗香茶莊」、 「放心茶」、 「富隆莊
」和佐以茶點的 「救駕餅舖」等，而老街上的不少店舖則改
為賣土特產品（如黃山貢菊、筍衣筍乾、黑木耳、乾蕨菜等
）和各種旅遊品了。屯溪老街上最多的是令人眼花繚亂的各
種各樣名字不同的銷售徽墨歙硯等文房四寶的店舖，名字有
以 「閣」、 「堂」、 「軒」、 「樓」等命名的，如 「藝雲閣
」、 「藝海堂」、 「聚寶堂」、 「外婆家硯堂」、 「觀趣堂
」、 「舒榮堂」、 「宣和堂」， 「徽寶樓」、 「萬粹樓」、
「德陽樓」， 「薈萃軒」、 「古品軒」、 「集雅軒」、 「步

雲軒」；有以 「齋」、 「園」、 「館」命名的，如 「徽寶齋
」、 「三百硯齋」、 「八百硯齋」、 「九百硯齋」， 「怡園
」、 「馨藝園」， 「徽州定製館」、 「硯雕藝術館」、 「三
雕藝術館」等；還有些店舖名給人一種古老的感覺，如 「胡
開文」、 「裕盛昌」、 「昱升昌」、 「硯雕世家」、 「茂槐
」等。至於 「老街筆莊」、 「楊文筆莊」則一看店名和懸掛
着的巨大毛筆就知是賣筆的，老街上還有賣各種玉石的 「玉
石坊」、 「華芳玉行」、 「石語堂」，有兼賣中藥、石磨的
「石翼農」，賣瓷器的 「國泰」以及 「老銀樓」、 「唐錦」
「雅緣」、 「怡鳳」、 「寶中寶」、 「土布藝術館」等等眾

多名目繁多、銷售貨物品種不同的各種店舖。
徜徉在屯溪老街上，除了可以欣賞到這些頗含徽文化內

涵的店名外，現在還可以見到一些另類的風景，譬如，你可
以看到老街上流動着的餛飩攤 「汪一挑」、 「吳一擔」，擔
着百年大銅壺的徽州八寶粥擔，現場以名題詩、作畫的藝人
，在滾燙的開水中拉出蠶絲的現場表演的身着藍印花布的女
工，絡繹不絕的穿着各種服飾、操着各種口音的中外遊客
……這時，便會有一首專為屯溪老街創作的《逛老街》歌曲
迴響在耳旁： 「走進唐宋元明清，走進清明上河圖，一條石
板一行詩，引我醉入老街賦。/老字號燦爛話徽商，馬頭牆
高高說遠古，同德仁，程德馨，還有那徽墨歙硯老店舖。/
古玩店笑迎四海客，土特產琳琅又滿目，胡開文，徽寶齋，
還有那徽菜館的毛豆腐。/長長一條步行街，只願走進不願
出，老街一逛精神爽，讚我中華一明珠。」

小鎮往東二
里地光景，是一
片新興工業園，
幾個廠子建起來
，跟着大大小小
的飯館也一眼兒

地冒出來。那名字都叫的五花八門的
，什麼老五驢肉，王二拉麵，都是一
俗到底的名兒，滿世界都是的，大家
見多不驚了。有家 「雜拌西施」倒是
搶眼得很。噴繪招牌上古裝美女巧笑
倩兮，素手纖纖捧一碗五色斑斕的雜
拌，呼之欲出地招攬着南來北往的行
人。

飯店舖面不大，是個夫妻店。男
人不怎麼說話，話都叫老闆娘說了。
她一口東北腔，整天像播着小品，惹
得笑聲不斷。老闆娘模樣齊整，再年
輕幾歲，真能和招牌上的那位美眉有
得一拚。有關雜拌西施的得名，叫大
家好一番考證，結果眾說紛紜，版本
不一。有人說老闆娘早先是有夢的文
學青年，無奈到底都沒寫出個名堂，
遂投筆操勺，闖到關內嫁了人。與文
學到底還有那麼點兒藕斷絲連，這不
，小店名字就是克隆魯迅的 「豆腐西
施」呢。也有人說人家老闆娘雖說徐
娘半老，可還對自個兒臉蛋超級自信
，乾脆本姑娘就叫西施得了。甚至還
有人說，人家的小名就是西施。因此
這麼個店名也便順理成章。別管怎麼
說，現在雜拌西施的名氣是出來了，
那人氣也是嗖嗖上竄，生意好得不得
了。

說一千道一萬，名字再怎麼有說道，也刺激不了大家
舌尖的味蕾；能叫大家聞香下馬，爭先恐後地變成回頭客
，靠的還是一把勺子上的功夫。飯店雖是雜拌作主打，其
實熱炒啦冷拼啦，都能隨叫隨上，甚至燉上兩個大碗也能
應付得來。可把雜拌弄成招牌，西施也真算琢磨透了大家
的心思。在我們這裡，燒雜拌開始是做酒席的邊角料。什
麼大小紅白丸子，豬肝羊肺，海參魷魚，內容就同包羅萬
象的火鍋，什麼都能往裡涮。經濟實惠加上口味不差，於
是相沿成習，作為小吃到現在都火得可以。就是正兒八經
的宴席，最後一道雜拌上來，還是大家舉箸紛紛的搶手菜
。少了那口雜拌，就少了那份貼心貼肺的舒坦。在西施這
裡更是。不管三兩人的小酌，還是八九人的聚餐，雜拌都
是不變的壓軸。

手藝有過人之處以外，用料上西施也做到人無我有，
人有我優。比方說吧，她就比人家多出來了吊雞蛋皮兒。
以前雜拌裡吊雞蛋皮是個講究。她現在講究起來那還是一
點樣兒都不走。做雞蛋皮叫 「吊」，她吊的雞蛋皮薄如蟬
翼，柔軟勁道，用食用色素染成的赤橙黃綠幾色。雜拌熱
騰騰盛好，再把雞蛋皮混着香菜沫一溜勻勻撒開，頓時碗
裡一派姚黃魏紫，柳綠桃紅，叫你食慾大動胃口開。這位
來自白山黑水那嘎達的東北妹子，如何能整出像她臉蛋一
般養眼的美味，這又是叫大家考證紛紛的謎團。有一位終
於在連吃了兩大碗以後開起玩笑：大妹子，我算是搞明白
了，你這雜拌味道這麼饞人，裡面八成用了大煙。西施立
馬笑得花枝亂顫：哎喲，你大哥說有就有吧，不然咋能把
大家都整上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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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是我國第二大河，在交通
不很發達的過去，兩岸的來往很不
方便。平時，人們過河多乘渡船，
枯水季節也可從少數浮橋上通過。
但嚴冬一到，長河冰封，這時過河
就比較困難。

從前天氣比現在冷，一到冬至 「入九」，黃河便開
始冰凍，民間稱作 「叉河」。 「叉河」以後，有時河水
不是一下子全結冰，其規律是 「頭九叉河二九開，二九
不開等春來。」黃河一封凍，順河船和渡口船全部停航
，人們要過河，就要靠踏着冰凌步行。

過去有一種傳說，說是頭天夜裡 「叉河」，第二天
早晨若看見冰上有行人的腳印，有急事的人就可以履冰
過河了。要是冰上不見腳印，不管封凍了多少天都不能
過河，據說這叫 「神仙引道」。當然這只是傳說而已，

其實誰也沒有真正見到過神仙的腳印，履冰過河靠的還
是前人積累的多種經驗。

「叉河」以後，人們有急事要過黃河，預先總是試
了又試。過河人都要拿一根長長的棍子，行進中一聽見
腳下冰凌響，或是見到冰上有裂紋，立即臥倒躺在緊抱
的棍子上，或滾或爬，迅速離開危險的地方。若是幾個
人結伴過河，行進中幾個人要拉開距離；攜帶的物品不
能肩扛背馱，而要拴上繩子在冰上拉着走。這樣小心地
過了河，一顆提着的心才放下來，連說 「萬幸，萬幸！
」所以沒有十分要緊的事，誰也不肯冒險過河。

若官員執行緊急公務或商人急需運送貨物，非乘船
不可時，在冰封不太厚的情況下，也可破冰行船──即
人工將冰打碎，給船開出一條路來，船在冰縫中慢慢行
駛。劉鶚在《老殘遊記》中，就曾寫到在結冰的黃河裡
打冰的情景：過了原來的地方，再往下走，只見有兩隻

船，船上有十來個人都拿着木杵打冰，往前打些時，又
往後打。河的對岸，也有兩隻船，也是這麼打。

但靠破冰來行船十分有限。不但堅冰封凍時冰路難
開；一遇氣溫驟降，砸開的冰也會很快凍上，連打冰的
小船也會凍在冰裡，所以要過河還是得靠履冰步行。正
如《老殘遊記》上寫的：

次日早起，再到堤上看看，見那兩隻打冰船，在河
邊上，已經凍實在了。問了堤旁的人，知道昨兒打了半
夜，往前打去，後面凍上；往後打去，前面凍上。所以
今兒歇手不打了，大總等冰結牢壯了，從冰上過吧。

當然，履冰過河也會遇到許多意外情況。如 「叉河
」以後，如果冰下水流減少，冰面會下沉，這叫 「塌凌
」；如果冰下水流增大，將冰面鼓起，這叫 「崩凌」。
「塌凌」和 「崩凌」都會突然發生，這對於履冰過河的

人來說，都是特大的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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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獵
獵
，
猶
自
誤
龍
旗
。
﹂

一
八
八
五
年
，
就
任
美
國
三
藩
市
總
領
事
的
黃
遵
憲

乞
假
回
國
去
廣
西
梧
州
探
望
父
親
，
第
二
次
訪
問
了
香
港

。
二
遊
香
港
，
詩
人
無
限
感
慨
，
賦
七
絕
《
到
香
港
》
一

首
：
﹁水
是
堯
時
日
夏
時
，
衣
冠
又
是
漢
官
儀
。
登
樓
四

望
真
吾
土
，
不
見
黃
龍
上
大
旗
。
﹂

詩
人
一
八
七
二
年
留
學
日
本
，
一
八
七
七
年
出
任
駐

美
國
三
藩
市
總
領
事
，
離
別
祖
國
已
經
十
三
個
年
頭
。

來
到
香
港
，
登
樓
四
望
：
堯
時
的
水

、
夏
時
的
日
，
吾
土
吾
民
，
分
外
親

切
；
卻
﹁不
見
黃
龍
上
大
旗
﹂
，
心

中
的
迷
茫
、
惆
悵
、
哀
痛
，
當
可
想

見
。

一
八
九
○
年
，
黃
遵
憲
作
為
外

交
使
團
的
成
員
，
隨
晚
清
早
期
改
良

思
想
家
、
著
名
外
交
家
，
無
錫
美
男

子
薛
福
成
出
使
英
、
法
、
意
、
比
四
國
，
第
三
次
途
經
香

港
，
賦
七
律
《
自
香
港
登
舟
感
懷
》
一
首
：
﹁又
指
天
河

問
析
津
，
東
西
南
北
轉
蓬
身
。
行
行
遂
越
三
萬
里
，
碌
碌

仍
隨
十
九
人
。
久
客
暫
別
增
別
苦
，
同
舟
雖
敵
亦
情
親
。

龍
旗
獵
獵
張
旃
去
，
徒
倚
闌
干
獨
愴
神
。
﹂

詩
歌
抒
發
宦
遊
海
外
、
飄
蓬
萬
里
之
苦
。
這
次
詩
人

是
以
外
交
使
團
成
員
的
身
份
，
乘
海
輪
抵
達
和
離
開
香
港

的
，
感
受
與
前
兩
次
﹁猶
自
誤
龍
旗
﹂
、
﹁不
見
黃
龍
上

大
旗
﹂
不
同
，
而
是
﹁龍
旗
獵
獵
張
旃
去
﹂
。
﹁龍
旗
﹂

與
詩
人
同
在
，
而
且
﹁獵
獵
﹂
作
響
，
自
是
揚
眉
吐
氣
，

親
切
、
自
豪
之
感
，
油
然
而
生
；
但
香
港
畢
竟
仍
處
異
族

統
治
之
下
，
扯
旗
山
上
飄
揚
着
的
依
舊
是
米
字
旗
，
所
以

又
不
禁
悲
從
中
來
，
﹁徒
倚
闌
干
獨
愴
神
﹂
了
。

此
後
，
詩
人
又
兩
度
訪
問
了
香
港
，
對
這
塊
國
土
魂
牽
夢
縈
。
結
束
了

長
達
十
八
年
的
外
交
官
生
涯
之
後
回
到
上
海
，
於
一
八
九
六
年
邀
請
比
他
小

二
十
七
歲
、
時
任
清
華
大
學
教
授
的
梁
啟
超
，
擔
任
以
宣
傳
維
新
變
法
為
宗

旨
的
《
事
務
報
》
主
筆
，
賦
《
贈
梁
任
父
同
年
》
七
絕
六
首
，
字
裡
行
間
透

露
着
對
香
港
的
無
限
眷
念
。

其
一
：
﹁寸
寸
河
山
寸
寸
金
，
侉
離
分
裂
力
誰
任
？
杜
鵑
再
拜
憂
天
淚

，
精
衛
無
窮
填
海
心
。
﹂
意
為
祖
國
每
一
寸
土
地
都
珍
貴
如
金
，
只
有
思
鄉

心
切
的
杜
鵑
和
頑
強
執
著
的
精
衛
，
才
堪
擔
當
免
使
國
土
淪
喪
的
重
任
。
溫

家
寶
總
理
二
○
○
三
年
在
香
港
發
表
演
說
時
引
用
此
詩
，
勉
勵
香
港
同
胞
團

結
一
致
、
愛
港
愛
國
，
是
頗
有
深
意
的
。

黃
遵
憲
一
九
○
五
年
病
逝
於
家
鄉
廣
東
嘉
應
州
（
今
梅
縣
）
﹁人
境
廬

﹂
書
齋
，
終
年
五
十
八
歲
。
一
百
多
年
過
去
了
，
扯
旗
山
頭
數
易
旗
子
；
一

九
九
七
年
七
月
一
日
之
後
，
高
高
飄
揚
着
的
是
莊
嚴
的
五
星
紅
旗
和
紫
荊
花

旗
。
雖
然
不
是
詩
人
日
夜
企
盼
和
三
次
呼
喚
的
﹁龍
旗
﹂
，
但
他
一
生
追
求

和
擁
戴
維
新
變
法
，
想
來
是
會
含
笑
九
泉
了
。

在
屯
溪
逛
老
街

汪

蘋

如水之交憶Z君 方 夏

冬
過
黃
河
戴
永
夏

黃遵憲的香港情結 黃 元

雜
拌
西
施

司
葆
華

那是十五、六年前的事，兒子在波
士頓上學，我探親之後回國時在三藩市
轉機，以便對這個城市作 「深度遊」。
那些日子我經常揹着相機在 downtown
各處閑逛。一日，在Market St.地鐵站
出口處遇見一位大學時在學生會一起搞

宣傳的女同學，我們彼此指着對方幾乎同時叫出名字，這
時大家都很興奮，因為是在異國他鄉巧遇又是幾十年未曾
見面竟能準確無誤地叫出對方的姓和名，這說明雖然歲月
流逝，老去的面容變化卻不算太大，這位 L 同學移居
Berkley快三年。交談中提及當年學生會宣傳部的 「頭」，
而今旅居美國已經四十餘年的 Z 同學。她與之時有電話聯
繫卻尚未謀面，於是邀我一起去造訪，我與 Z 同學雖在工
作上接觸頗多，但私下沒有更多交往。初來乍到有此機會
與老同學相聚當然不想錯過。

數日後我們相約直奔 Z 同學在一僻靜處開設的中餐館
見面。經過半個多世紀風風雨雨初次見面 Z 同學的激動並
未溢於言表，而是很平靜地敘述她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畢業
後的經歷：如何先由上海去香港結婚，隨後又來美國定居
；上大學的女兒是從妹妹那裡領養來的；推出的中餐品種
得到主流社會的認可，她的丈夫深諳中國歷史文化，他向
常來就餐的美國白人（其中不乏國會議員）介紹國粹，使
他們聽得痴迷，一些常客因此和他們成為朋友。她的故事
也讓我們聽得津津有味。

Z同學雖然於室內設計這一行並不是 「裡手」，她的餐
廳裝飾卻有其獨到之處，沒有沿襲國外中餐廳老一套：又
是大紅柱子，又是龍鳳呈祥，外加一個金光閃閃的雙喜字
。而是將木樑、壁柱做成灰綠，牆面則是淺灰，配以白色
桌布，給人感覺有一種遠離俗流，中西合璧的典雅品味。
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處主要牆面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著
名文學作品封面圖案為藍本作裝飾，這一手筆使我眼前一
亮，它除了反映餐廳主人酷愛文學外，同時說明她對那個

時代風靡一時的Art Deco設計風格的鍾情。由此可見，因
其藝術修養非同一般，故其構思略勝人一籌，從這裡我們
始對她有所了解。

在餐廳我們邊吃邊聊，回憶當年校園生活思想改造，
如何挖掘資產階級思想根源，如何與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
線。談到這些不禁啞然失笑，恍若隔世。不知不覺已是半
夜時分。我和L同學此刻已無法回自己的住處，不得已只得
留宿主人家。

Z同學的住所在三藩市最高處──Twinfeak，居高臨下
可俯瞰全城，也許是破例留宿友人，或是臨時決定沒有準
備，我和L同學都安排在客廳裡休息，每人分發毯子一條，
便各據一角，和衣而睡。其實此時已無睡意，只是昏昏沉
沉閉目養神，不多時忽聽得她家那條大狗突然狂吠起來，
夾雜着來回奔跑的踏踏聲。一時間不明就裡，只得把毯子
將頭緊緊裹住，以防萬一。不一會喧鬧聲驚動樓上主人，
等他們下來後，這場 「騷亂」才告平息。經介紹方知是一
場犬貛爭食之戰。Z同學並沒有出於本能將擾得他們不能入
睡的怨氣出在貛的身上，反之深表同情地發出感慨：人們
在這裡不停地興建住宅，慢慢地這山頭就要佔完，逼得這
些可憐的小動物無法生存，牠們不得已竄入人家來 「分享
」狗食。面對這種現象心態卻非常坦然，說明 Z 同學是很
理智的。這又使我對她刮目相看。

再次踏上美國這片土地是在七、八年後，兒子已結婚
並有了孩子，在紐約州的一所大學執教，這次我和妻子同
去探親，回國前我與 Z 同學作了一次禮節性通話，當她知
道我們仍借道舊金山回國，便盛情邀請我們和她小敘，並
為這次相聚作了精心安排：先是英式下午茶，再去舊金山
藝術宮──The Palace of the Legion of Honor參觀
畫展。關於英國式下午茶早有所聞，他們喝茶時的禮儀、
環境、餐具等都有嚴格要求。而 Z 同學帶我們去的這家茶
室並不太講究，那種英國式奢華室內裝潢和正襟危坐彬彬
有禮的繁瑣禮儀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非常親情化的擺

設，感覺一種布爾喬亞的情調。軟座是從各處收集來的精
緻小沙發，布置非常隨意。有些空間用展出精美瓷器的玻
璃櫥作隔斷，牆上掛的也是可選購的瓷盤、瓷碟。據說這
裡的前身就是一家瓷器店，儘管不像想像中的英國茶室，
我們還是從那三層的點心架、乳酪司康餅和迷你的小點心
以及那預先加熱的杯子這些特色中體驗到英式午茶的風情
，讓我們開了眼界。

藝術宮正好上次來三藩市沒去過。除了常年展出的繪
畫作品外，我們還參觀了一位不太熟悉的荷蘭女畫家的個
展。畫展非常精彩，無論獨特的構思，嫻熟的技巧，浪漫
主義風格都使我震撼。雖然我們曾去過紐約、華盛頓、巴
黎等城市的博物館，在那裡欣賞到那些傳世佳作，也許因
為對那些作品太熟悉又加之鋪天蓋地的印刷品之故，卻沒
有像這個展覽令我們產生如此激情（也許這是對待經典的
粗暴）。但在匆忙中忘記該畫家的名字，深以為憾。

特地安排這次參觀是因為 Z 同學記得我畢業於建築系
，使你感受到她的細心和對建築人的理解。因此想起了一
件往事：八十年代因一個項目經常與一位身為建築師的某
設計院院長接觸。當和他談論繪畫雕塑希望與他交流時，
他以一種驚訝的口吻說：哦，想不到你還對繪畫、雕塑有
所研究？這說明此君對此並無興趣，這個話題也就這樣畫
上了句號。相比之下，Z同學認為一個建築人對相關藝術的
愛好是天經地義的。由此又發現她對 「藝術」理解的深度
甚至高於某些專業人士。

為我們全程駕車也值得一提是因為她平日深居簡出，
更很少駕車遠行，故對道路不太熟悉。於是一面開車一面
用手機向女兒求助，我們為此深受感動。我與之並非深交
，平時也從不聯繫，那年造訪有L同學陪同，所幸免於尷尬
（她有些健忘，曾得罪了個別同學）。這次她與我妻子初
次見面，卻也一見如故。

經過這兩次交往對 Z 同學有了進一步了解，她有美國
式的開朗，中國式的細膩，某些方面高於常人的思想境界
與藝術修養。她究係何人？此啞謎至此似應給讀者有個交
代。當你們得知她的大名，你也許知其人，你也許就是她
好友。她即為著名京劇藝術大師，麒派創始人──周信芳
的次女，五十年前上海聖約翰大學（該校已於一九五二年
停辦）曾經之校花，現今之自由撰稿人──周易（采蘊）
是也。

屯
溪
老
街

汪

蘋

攝

短
信
，
是
目
前
手
機
使
用
者
傳
遞
信
息
、
表
意
寄
情
，
最
便
捷
的
手
段

。
文
本
形
式
的
短
信
，
在
我
國
春
秋
時
代
即
出
現
，
已
有
兩
千
多
年
的
歷
史

。
古
代
的
書
、
箋
、
函
、
啟
、
札
、
牘
、
帖
等
，
其
簡
短
者
均
為
短
信
。
有

些
短
帖
，
由
於
書
寫
者
為
大
書
法
家
，
那
些
隨
意
書
寫
的
紙
條
，
內
容
並
不

重
要
，
書
法
反
而
成
為
國
寶
，
世
代
流
傳
。
北
京
故
宮
中
的
﹁三
希
堂
﹂
，

乾
隆
帝
在
此
收
藏
着
晉
代
大
書
法
家
王
羲
之
的
二
十
四
個
字
的
《
快
雪
時
晴

帖
》
、
王
獻
之
的
二
十
二
個
字
的
《
中
秋
帖
》
和
王
珣
的
四
十
七
字
的
《
伯

遠
帖
》
，
均
為
稀
世
珍
品
，
故
名
為
三
希
堂
。
這
三
個
帖
子
的
內
容
都
是
短

信
，
卻
以
書
法
名
作
而
傳
世
。
書
法
家
顏
真
卿
的
《
與
李
太
保
乞
米
帖
》
也

是
短
信
名
篇
。
顏
真
卿
任
刑
部
尚
書
時
，
家
中
無
米
為
炊
，
於
是
就
寫
了
一

個
便
條
（
短
信
）
，
派
人
到
李
太
保
家
中
借
米
。
短
信
的
內
容
為
：
﹁拙
於

生
事
，
舉
家
食
粥
來
已
數
月
。
今
又
罄
竭
，
詆
益
憂
煎
。
輒
恃
深
情
，
故
令

投
告
。
惠
及
少
米
，
實
濟
艱
難
，
仍
恕
干
煩
也
。
真
卿
狀
。
﹂
這
封
四
十
四

個
字
的
短
信
，
敘
事
清
楚
，
要
求
具
體
，
從
中
也
看
到
作
為
朝
廷
大
員
的
刑

部
尚
書
，
為
官
清
廉
到
全
家
人
連
熬
粥
的
米
都
沒
有
，
不
得

不
向
老
友
去
乞
借
的
史
實
。

有
的
短
信
善
於
描
寫
抒
情
。
南
朝
梁
學
者
劉
峻
為
朋
友

送
去
一
些
橙
橘
，
並
附
上
一
篇
短
信
，
後
人
名
為
《
送
橘
啟

》
。
原
文
為
：
﹁南
中
橘
柑
，
青
鳥
所
食
。
始
霜
之
旦
，
採

之
風
味
照
座
，
劈
之
香
霧
巽
人
。
皮
薄
而
味
珍
，
脈
不
黏
膚

，
食
不
留
渣
，
甘
逾
萍
實
，
冷
亞
水
壺
。
可
以
熏
，
可
以
毛

鮮
，
可
以
漬
蜜
。
氈
鄉
之
果
，
寧
有
此
邪
！
﹂
劉
峻
用
六
十

四
個
字
，
把
橘
子
的
美
形
、
美
味
，
可
聞
香
，
可
生
食
、
蜜

餞
的
特
點
，
描
述
的
精
妙
入
微
，
幾
可
作
為
文
學
精
品
來
誦

讀
。
再
如
曹
丕
的
《
與
吳
質
書
》
，
介
紹

葡
萄
的
味
道
特
點
：
﹁脆
而
不
酸
，
冷
而

不
寒
。
味
長
汁
多
，
除
煩
解
倦
。
﹂
與

《
送
橘
啟
》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請
柬
類
的
短
信
，
古
代
也
頗
受
重
視

。
清
人
吳
錫
麒
，
邀
請
友
人
張
心
甫
同
遊

杭
州
寶
石
山
，
短
簡
為
：
﹁枕
上
聞
鳥
聲

關
關
，
披
衣
起
盥
，
日
色
已
上
紙
窗
。
望

寶
石
諸
山
，
軒
豁
呈
露
，
笑
黛
宛
然
。
足
下
能
同
一
遊
乎
？

已
買
小
舟
以
待
。
﹂
寥
寥
四
十
三
個
字
，
寫
景
寫
情
，
讓
人

嘆
為
觀
止
。
以
詩
歌
邀
友
人
相
聚
飲
酒
，
是
以
韻
文
形
式
寫

的
短
信
。
白
居
易
的
兩
首
五
絕
：
﹁綠
蟻
新
醅
酒
，
紅
泥
小

火
爐
，
晚
來
天
欲
雪
，
能
飲
一
杯
無
。
﹂
﹁小
榼
二
升
酒
，

新
簟
六
尺
床
，
能
來
夜
話
否
，
池
畔
欲
秋
涼
。
﹂
應
是
詩
柬

的
代
表
作
。

古
人
對
短
信
是
經
過
周
密
思
考
後
認
真
撰
寫
的
。
明
末

清
初
的
宋
祖
謙
寫
給
胡
元
潤
的
短
信
，
用
三
十
一
個
字
評
論

繪
畫
寫
生
藝
術
的
似
與
不
似
的
問
題
：
﹁寫
生
，
趙
昌
意
在
似
，
徐
熙
意
在

不
似
。
意
不
在
似
者
，
太
史
公
之
於
文
，
杜
少
陵
之
於
詩
也
。
﹂
意
惟
期
多

，
字
則
求
少
，
對
比
分
析
，
理
深
意
明
。
用
短
文
講
道
理
，
尤
其
難
為
。
章

世
純
給
其
弟
子
饒
子
正
寫
了
一
封
論
財
的
短
信
：
﹁財
者
，
變
化
萬
物
者
也

。
愚
者
在
財
而
智
，
直
者
當
財
而
曲
，
誠
者
在
財
而
偽
：
此
之
謂
財
。
﹂
這

三
十
個
字
，
可
以
作
為
一
篇
論
文
來
讀
，
意
旨
深
刻
，
字
字
珠
璣
。
還
有
一

篇
文
字
極
為
簡
短
的
答
謝
信
，
可
供
欣
賞
。
沈
守
正
受
到
王
獻
叔
贈
送
的
蘭

花
後
，
寫
信
致
謝
：
﹁蕙
何
多
英
也
？
謝
。
﹂
您
饋
贈
的
蕙
蘭
怎
麼
會
有
這

麼
多
的
花
朵
呀
？
太
感
謝
了
！
六
個
字
的
短
信
，
承
載
着
無
盡
的
花
香
友
情

。
劉
勰
在
《
文
心
雕
龍
‧
書
記
》
中
說
，
簡
牘
﹁貴
在
明
決
﹂
﹁辭
若
對
面

﹂
。
﹁貴
在
明
決
﹂
，
是
說
短
信
文
字
雖
少
，
要
把
事
情
和
觀
點
，
說
得
清

楚
明
白
。
﹁辭
若
對
面
﹂
，
即
指
寫
信
人
與
收
信
人
對
面
相
視
，
寫
信
人
的

形
象
、
品
格
、
道
德
、
修
養
、
文
化
、
功
力
，
透
過
短
信
已
展
示
在
對
方
面

前
。
文
品
即
人
品
，
古
代
短
信
的
優
秀
傳
統
，
在
新
時
代
的
新
短
信
中
，
仍

有
可
資
借
鑒
的
精
華
。

簡約的古代短信 李凱源

《
寄
天
國
裡
的
母
親
》

許
定
銘


